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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雪公主》看后现代主义解构趋势
陈世丹
(厦门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仅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内部形态和结构 , 而且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
述”本身进行反思 、颠覆和解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巴塞尔姆的代表作《白雪公主》 , 以其非线




峻 ,具有形而上学的反讽 、沉思式的超然与对政治敏感的小说家 。他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
批评做出了重大贡献 ,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 1] (P13)他的一些作品已成为后现
代主义文学的经典 ,不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 ,无一不反映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长篇
小说《白雪公主》[ 1] 是巴塞尔姆的代表作 ,是对 1918年发表的如今已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白
雪公主》的戏仿 。巴塞尔姆用后现代主义手法 ,即用松散的片断拼贴的手法再现了这个神话 。
虽然故事中的人物有些变形 ,动作经常被出乎意料地扭曲和中断 ,但小说还是完成了原童话的
基本情节 。
小说中现代的白雪公主 ,22岁 ,是个高个的黑发美人 ,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 ,像童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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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的叙述 、嬉戏式的形式以及极端的幻想与日常的细节相结合 ,从而传达出现代生活的反
童话本质 ,它的空虚 ,它的千篇一律 ,它的庸俗无聊 ,人在其中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和失败。
美国当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他的《后现代转折》(The Postmod -
ern Turn)一书中 ,对边界消失呈拼盘式的后现代主义亦以拼盘式的归纳法将后现代主义文学
特征归纳为 11个方面。其中 5个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deconstructive)趋势 ,6个方面是后
现代主义的重构(reconstructive)趋势。[ 2] (P258-259)本文拟依据哈桑 、杰姆逊 、利奥塔德和德里
达等文论家的理论 ,结合对小说《白雪公主》的分析 ,集中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解构趋势 。
解构趋势包括一系列否定 、颠覆既定模式秩序的特征 ,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表征为:不确
定性 、零散性与无我性 、无深度性 、非原则性 、卑琐性与不可表现性。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根本特征之一 。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含义 ,诸如:
模糊性 、间断性 、异端 、多元论 、散漫性 、反叛 、曲解 、变形 。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精神品
格。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 ,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这种强大
的自毁欲影响着政治实体 、认识实体以及个体精神 ———西方的整个权力话语。在文学中 ,我们
所有的一切关于作者 、读者 、阅读 、写作 、本文 、流派 、批评理论以及文学自身的思想突然间都遭







碎片断 ,创造一种拼贴效果。他认为 , “片断是我信赖的唯一形式”[ 1] (P11),而片断的实质是支


















解救出来 ,使她免遭简的蓄意谋害 。但他明白当今社会的状况敌视真正的王子性 ,缺乏英雄行
为的机会 ,使他应该扮演的原型无法得以维系 。从小说一开始 ,他就对白雪公主的出现给他本
人的生活带来的预示表示忧虑 。他没有把握圆满履行她的牵涉会给他施加的义务和责任 。他
躲在西内毕达的一家修道院 ,回避他的王子式使命 。他去法国和罗马巡游回来后 ,决定不再逃
避作为王子的义务了 。但他像许多现代文学所塑造的反英雄一样 ,无法对任何境遇作出自然





后现代主义零散性 、无我性和无深度性特征做了深刻阐述 。[ 2] (P240-241)零散性与无我性指
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主体的消失 。主体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 ,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
万物立法的特权 。然而 ,在后现代主义中 ,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 ,已经零散化 ,没有一个自我的
存在了 。“我”这一概念 ,也仅仅成为语言所构成的影像 。语言及其社会性赋予人一个“自我”
的概念 ,这一概念只是像镜子提供给人一个映像而已。另一方面 ,后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后 ,




体 ,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 ,无法将此刻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 ,无法使自己统一起
来。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 ,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
随着主体的丧失 ,随着支配观点的意识的丧失 ,失去行为统一性或人物统一性的小说 ,变
成了“无情节”的小说 ,一种感知的麻木。主体零散成碎片以后 ,以人为中心的视点被打破 ,主
观感性被消弥 ,主体意向性自身被悬搁 。世界已不是人与物的世界 ,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
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 ,剩下的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 ,没有一星半点情感 、情思 、也没有任何表
现的热情 。在《白雪公主》给读者所展示的后现代世界里 ,人成为没有身份的自我 ,失去行为的
统一性 ,表现出一种感知的麻木。白雪公主已不再是童话中那个令人疼爱的白雪公主 ,侏儒也
不再是童话中那七个无私 、善良 ,以照顾 、保护白雪公主为己任的小矮人了 。
白雪公主已厌倦“家庭主妇”的身份 ,于是不再安分守己 ,将她黑如乌木的头发从窗口垂下





爬上去扮演王子的角色。白雪公主意识到 ,她错误地高估了保罗 ,高估了历史。整部小说 ,没
有情节 ,只是如前文所说的不能整合的零碎的片断;也没有人的精神与个性 ,正如米歇尔·福科





其意义深渊之中 ,通过不断地阐释和发掘 ,获得审美的意义 。而后现代主义却拒绝解释。作品
的意义不需要寻找 ,书的意义就是书的一部分 ,没有所谓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所谓深层意义 。作
品不可解释 ,只能体验。它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在时间上分离的阅读经验 ,无法在解释的意义上
进行分析 ,书的意义在不断阅读的陶醉中。
小说《白雪公主》一开始就交待说 , “比尔开始厌倦白雪公主 ,但是他不能告诉她。”读者不
必去问为什么 ,因为小说接着就告诉读者 ,比尔受不了别人触摸他 ,无论谁触着他 ,他都难以忍
受 ,这是因为他不愿再跟人打交道 ,这是一种撤退 , “应付焦虑的四种模式之一” 。这种叙述削
平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区分的深度模式 。白雪公主渴望着他的“王子会到来” ,
读者无须去探究白雪公主的深层心理 ,因为作者直接了当地告诉读者 ,她已厌倦与只等于两个












政府的等级标准 ,或者说 ,实际上没达到任何标准……英镑疲软 。母牛在产小牛犊。仙人掌需
要浇水。新楼房正在建设中 ,已有 45%的可租空间被租出。明天的天气 ,晴 ,转暖。”作者让侏
儒丹说出的这种不着边际之语取消了索绪尔符号学对立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 ,没有概念 ,只剩
下语音形象 ,从而也取消了深度。总之 ,后现代主义消除现象与本质 、表层与深层 、真实与非真
实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立 ,从本质走向现象 ,从深层走向表层 ,从真实走向非真实 ,从所指走
向能指。
非原则性　非原则性即对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性”加以消解 。法国著名哲学家让-弗
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的意见是 ,既定的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非合法化” ,
消解元叙事(metanarrative)和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而偏好保留了语言游戏异质性的“小型




况下 ,元话语那套合法性装置已然过时 ,堂皇叙事的社会语境:英雄圣贤 、拯救解放 、伟大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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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远景等 ,全都因社会背景的变故而散入叙事语言的迷雾中 ,人们不再相信政治和历史的言
论 ,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 ,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叙事”。英雄时代(英雄 、救
赎 、远景)已经过去 ,后现代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是一个只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时代 。这个时
代 ,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网络已经分化为繁杂细微的学科 ,各种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界限消失 ,
于是后现代“大道”展示出来:科学只能玩着自己的语言游戏 ,传统社会范式在语言游戏的“播
撒”[ 4] (P32)下 ,濒临瓦解;任何人都无法用科学来判定其他语言游戏的合法性 ,科学自己也无
法使自己合法化 。
在《白雪公主》中 ,巴塞尔姆借侏儒比尔之口说出对后现代语言的主张:“给我古里古怪的










到:“我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 。 ……这个世界本身也出了毛病 ,因为它提供不出一位王子。”
这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他们对那种没有英雄壮举的生活过程感到满足。七个侏儒怀恋没有
白雪公主前的平静生活 ,他们不加思索地做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讨厌有了白雪公主之后复
杂的生活 ,他们整日茫然不知所措。在这个世界里 ,白雪公主也矛盾重重 ,闷闷不乐。她宁愿
被那七个男人留在森林里 ,而且就在那里丧生 ,现在就不会在这儿思考了 。在这个世界里 ,既
没有富于激进的政治性 、注重人文独立解放的思考模式 ,也没有注重同一性 、整体性价值的思
维模式。人们的生活是以空虚 、无目的 、失望 、失败为主要特征。
卑琐性　非原则化导致了价值倒置 ,规范瓦解 ,视点位移。这种变化在艺术上表征为表现
“卑琐” 。后现代在消逝神性以后的飞地上将人自身那见不得人的卑微性展示出来 ,再现了一
个充满恐怖和卑琐的世界 。如《白雪公主》中 ,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后现代 ,保罗的父亲 ,虽是
一个最具君王风范的男人和人物 ,他的风度和优雅不过是在 50岁时还往他的鞋里喷科隆香
水 ,他最大的雄心是时不时扑倒清理卧房的临时女仆;“有更高尚的雄心”的保罗却惧怕责任与
义务 ,最终也未能完成自己的王子使命 。简因自己的美丽不复存在 , “男人们从大老远跑来 ,就
是为了听我随意支使”的“那些不错的日子”如今已一去不返 ,便培养她的恶毒 ,欲毒死美丽的
白雪公主;霍果欲得到白雪公主 ,因没有王室血统 ,遭到白雪公主拒绝 ,便考虑如何把有王侯之
身的保罗“一次了结 ,永远了结”地干掉 。他们代表着人类卑微和邪恶的一面。
不可表现性　后现代主义反现实 、反偶像崇拜 ,拒斥模仿 ,力图寻找边缘(即总是寻找非中
心 、非典型性),接受“衰竭” ,以有声的沉默瓦解自己 。它变得有限了 ,因为它同自己的表现形
式以及同一切崇高的东西相较量。它不断创新 ,在消解元叙事和堂皇叙事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
消解自己 。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就是一部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下转第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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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浓缩置换到“色彩 ———笔触”这对绘画而言最本质的物质上 。它既要有造型的功能 ,还要有








距离 ,以其实践性 、探索性 、彻底性为现代绘画开辟了无限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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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2页)它表现了这样一种状况 ,即在这没有英雄 、也不会有英雄的时代里 ,在这空虚无
聊 、浑浑噩噩并充满失败 、卑琐与恐怖的现实生活中 ,人“已经失望了 ,无疑还会更加失望 。彻
底失望” 。在艺术创作上 ,作者运用小型叙事 ,戏仿所有名作家用过的文体和方法 ,蓄意制造支
离破碎的语言 ,目的在于消解一切既定模式。如果后现代主义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再把“小型叙
事”也消解了 ,文学就真地如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一约翰·巴思(John Barth)所
说:“形式已被用完 ,某些可能性已被穷尽” 。[ 5](P71)然而 , “你必须穷尽所有这些可能性” ,[ 5]
(P84)继续写“失望” 、“失败” ,展示“卑琐” ,同时以“穷尽”为题材和技巧来创作出别出心裁的作
品 ,目的只在于延续写作活动 。无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 ,后现代主义都表现出当代
的写作危机和它自身的不可表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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